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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她，曾患不治重症，儿子脑瘫，母亲瘫痪……这些苦难，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一去不回，她重获新生。然而，在中共的迫害下，她被关精神病院、看守所、黑监狱，饱受摧残，九死一生。


她叫牟永霞，现年六十六岁，原是大庆市的一位中学教师。熟悉牟永霞的人们都知道，她的人生，那真是坎坷。


坎坷人生：这一家的愁苦说不完


牟永霞青年时就患上不治的重症：血液病和重度肌无力，曾一年多不能走路，被医生判过死刑。而后又得了肾炎、心脏病、胃溃疡、极度神经衰弱。牟永霞三十六岁才成家，什么活都干不了，生下一对双胞胎后，她的身体就全面崩溃，经常昏迷，曾在大庆油田总医院输血、输液、打氧气抢救五十六天，最终医院无法治愈，只好用担架把她抬回家。不久，她由于精神恍惚而坠楼，造成瘫痪，被定为“二级残疾”。


牟永霞的两个孩子生下来就多病，大孩子脑外瘫，右侧身体机能失调，走路跛行，智力低下，喂饭至十来岁，还患有病毒性心肌炎；老二患尿崩症，鼻子常常出血，不停的要水喝，总尿，昼夜哭闹。


两个孩子由牟永霞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护理。老母亲又不幸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因天然气爆炸被烧伤，导致肌肉萎缩、瘫痪，经久治不愈，被接回老家。


牟永霞的丈夫面对几个病号，焦躁不宁，常常暴怒，摔东西、打孩子，一度把两个孩子打伤，导致俩孩子惊厥高热、眼底出血、斜视。这个家庭生活再也无法正常维持了。


为了让丈夫解脱愁苦，牟永霞和丈夫协议离婚，不要抚养费，使他没有拖累，劝他再找一个健康的女子，生一个健康的孩子，平静的生活去吧。丈夫走了。那时牟永霞的两个孩子才五岁。面对病痛、心苦、这种雪上加霜的日子，幸亏有好心的邻居、同事、学生、亲友来帮忙，为了两个孩子和老母亲，她挣扎的活着，一天天的苦挨着。


短短四十天：亲姐妹相见不敢认


一九九八年十月七日，有人给牟永霞送来一本《转法轮》，告诉她：坚持反复看这本书，加上炼功，就能全家受益，脱离苦难。牟永霞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开始阅读《转法轮》。万万没想到，一个月后，她竟然真的能生活自理了，心态平和了，接着一身的疑难杂症全消失了。她高兴得心象开了八扇门。邻居也说：“可把你美坏了。”


两个孩子也跟着妈妈学炼法轮功，结果身体也都好了，孩子们乐得蹦啊蹦……


看到孩子们的变化，牟永霞立即回家去接八十八岁的瘫痪母亲。当时母亲正感冒发高烧，姐妹们都不同意她将母亲接走。但是牟永霞对法轮大法的威力有无比的信心，她偷偷打车将母亲接回自己家。老母亲和她一起学法炼功，很快就能下地了。四十天后，姐妹们不见动静，以为老人已经故去，都来她家兴师问罪。开开门一看，她们站在门口就愣住了：一位老太太似曾相识，但她站在窗前，高高的个子，红光满面。姐姐疑惑的问：“那老太太是……”牟永霞说：“你们进来呀！”妹妹说：“听这声还是姐姐，可是……”牟永霞母女俩的巨大变化，让亲姐妹也不认识了。


姐妹们围着老母亲左看右看，说：“这是咋的了？”母亲说：“好了呗。”姐妹们立刻拥在老母亲身边，一起看起了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像。


牟永霞昔日愁苦的家，第一次充满了生机和快乐。她家从那时起再没有病人了。她家的奇迹，让亲友、邻居、同事无不惊喜，传播开去，人们都说：这法轮功太好了，救了这一家。亲友、邻里都来找她学法学功。


牟永霞那个曾经脑外瘫的大孩子，后来考上了厦门大学，毕业后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精神病院：捆绑灌药、强行注射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下令迫害法轮功，中共喉舌媒体的造谣、诬蔑铺天盖地。牟永霞陷入极度痛楚之中。她想，也许政府还不了解这功法，也许这是误会，也许有人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从中作梗……带着一丝希望，她向领导反映法轮功的真相，结果竟被关入精神病院。


精神病院医护人员像恶魔附体一样，强行给牟永霞灌药、注射不明药物。她极度惶恐地抵制着，怕把她弄痴呆了，无法照看亲人。她常常跑到窗台前，拽着护栏向外高喊：“我是炼法轮功的，不是精神病！谁给我家姐妹送个信儿，救我出去！”


可是，一群“白大褂”每次都把她拖下来，拖进病房，按在床上，用特制的白布带把她的手脚捆在床上，强行注射不明药物，用灌药器撬开她的嘴，一把大小不一的药片子被灌进她的胃里。不到十分钟，她就感觉视觉模糊，前后胸发辣、刺痛……站起时，眼前冒着金星，四肢发软，叭叭不停摔倒，她的膝盖一次次摔伤，每天都血糊糊的，腰直不起来，佝着背，眼神散乱，思维迟钝……


妹妹带着她的孩子来看她，孩子悲愤不已：“这不是要把妈妈整死了吗？！”几个姐妹抗议，四处呼救。三周后，牟永霞才在亲友的帮助下逃出精神病院。


逃出精神病院后，牟永霞没敢回家。邻居们给她捎信儿：“可千万别回家啊，警察蹲在你家门口，还到处找你，医护也来查问……”她被迫流离在外。(待续) ◇



























































图：新加坡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











 动态网近期网址http://gl.estudioindij.com.ar或http://fc.waynewolf.com安全访问被封网站，了解外界真实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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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freeget.one@gmail.com发电子邮件（标题不可空白），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良知的人都不能容忍的。他把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光碟传给了身边其他的毛利长老和族人，他们都感到震惊，并表示对法轮功的支持。


阿玛托还说，毛利人有个预言：世界在不久的将来，将走入一个新的纪元，人类将会在一个新的格局和平生活。◇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五日，阳光明媚的午后，新加坡法轮功学员齐聚芳林公园，以炼功和征签活动，纪念“四．二五”和平上访十五周年。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天津市公安部门动用防暴警察殴打和抓捕在天津教育学院澄清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四十五人被非法抓捕。为了维护基本的信仰权利，四月二十五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依法自发到中南海附近的中央信访局上访。整个过程法轮功学员秩序井然，周围交通顺畅，当日晚得知被关押的学员获释后，人群静静散去。“四二五”和平上访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被称作“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


然而“和平请愿”被中共构陷成了“围攻中南海”，三个月后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


亲历天津抓人事件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一日，时任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何祚庥，为捞取政治资本，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发表了题为“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捏造事实，诬蔑、诽谤法轮功。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部份天津及周边地区法轮功学员陆续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相关机构反映修炼受益的真实情况，要求纠正不实报导。


法轮功学员赵女士是天津事件的亲历见证者。她说：“我是见证了这一史实的。当时天津的同修们就觉的报导不符合事实，法轮功对人的身心健康、道德回升都非常的有好处，所以大家非常平和的三三俩俩找到他们的编辑，跟他们澄清事实。很多法轮功学员，尤其老年学员，用自己切身体验到的身体上的变化，及各方面的改善，去讲清这个事实。其实，最初对方反应都很好，也非常同情和理解我们，并回复我们说，要做进一步的了解，之后再给回复，我们就各自回去了。”


“可是回去等一段时间后，他们还没有正面回应。这个报导在青少年中流传的比较广，很多学生看了后，就和家长讲，渐渐周边四郊五县的同修也分别看到了这个报导，就自发的、分期分拨的到教育学院说明真相。”


赵女士还说：“我之后再到那儿去问，就感到对方的态度不是最初的那样了，一点点有所强硬了。到后来，他们就说，上边有指示，我们解决不了问题，如果你们想解决问题的话就去北京信访办上访。开始的时候，同修们都还没意识到去北京，大家想到的是去天津政府反应情况。”


“四月二十三日，我一直在教育学院。晚上，他们就实行戒严了，后来教育学院里进来很多武警、防暴队，他们接到了上边的指令和通知，就强行驱赶学员，并开始抓人了。共抓了四十五名在场的法轮功学员，一些学员被打伤，我与其他同修被强行驱离了教育学院。”


“之后，我们就想去天津市政府去澄清一下事实，也是申冤吧。可是，市政府已经戒严了，根本就进不去，反映不到情况，也见不到那些领导人，那就只能去北京信访办了，就是后来的四二五和平上访。”


赵女士表示：“今天，历经十五年风雨，面对中共这么残暴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平和依旧，坚持走到今天。我们秉承着师父教导我们的‘真善忍’的原则，一如既往的坚持和平理性的讲清真相，始终都是这么做的。”


各国民众纷纷签名反活摘


在活动现场，揭露中共活体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图文展示与学员们平和炼功的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来到现场的除了新加坡民众外，还有众多各国的游客、学生或工作人士，他们来自印度、奥地利、英国、美国、中国、塞尔维亚、俄罗斯、塞浦路斯、菲律宾、斯里兰卡、缅甸、墨西哥、巴基斯坦，以及波兰等国。人们了解真相后，有上百人在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联署书上签名。


络绎不决的民众不时停下来观看、拍照，并攀谈。有游客说：“这功法一定有益于健康。” 也有人说：“这么多人是为了正义良知才聚集在这里。”活动一直持续到当晚七时许。◇



























